
伊饒 

  雨聲真大。 

  就像是全身埋在水中慢慢浮起，伊饒用同款方式從睡夢

中醒來。迎接她的是雨水打在窗櫺上的清脆聲音，一下一下

地像是被扯斷的珍珠鍊子落在磁磚上。 

  她半開著雙眼躺在床上將近一分鐘，就在她幾乎要睡著

的時候，她單手摸摸索索地朝枕邊探去，最後抓住正震動的

手機將無聲的鬧鐘關掉。 

  她爬起身往螢幕上瞄了一眼：五點二十一分，還有將近

十分鐘才到正式起床的時間，她迷茫地將蚊帳拆掉，隨手往

地上一扔後，原姿勢躺了回去。 

  還沒有完全褪去的睡意將她的眼皮黏在一起，隨著呼吸

的變慢，她的意識也跟著下墜，她只覺得四周愈來愈安靜，

清稠的水慢慢升高，最後將她一點點吞沒。 

  忽然間，一陣大浪朝她席捲而來，波濤洶湧間唰的一下

把她彈出海面，她驚嚇坐起，卻發現只是隔壁床的同學起床

拆蚊帳。窗外滴答的雨聲中依稀可聞樓下安官的起床號。 

  伊饒坐起身，缺氧的腦袋中浮現的除了睡意還有濃濃的

不甘，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她懷疑人生的引爆點。 



  摺蚊帳、摺棉被、拍床罩、然後拿著牙刷牙膏牙杯在人

群中洗去嘴裡殘留的慵懶。在為數不多的時間內把棉被從屎

摳拉成飯糰，急急忙忙地往樓下衝去參加早點名。 

  軍校生的早晨，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且枯燥。 

  跟聯合餐廳的早餐一樣，名面上說是有蛋有粥有肉包，

可實際上要嗎油到昨晚宵夜跟著出來蹦達，不然就是淡到讓

人產生自己不是在軍校而是在寺院的錯覺。 

  伊饒從抽屜深處挖出自己的餅乾塞進嘴裡，摸著自己的

肚子嘆了一口氣。 

  「伊──饒──！」 

  伴隨著拉長音，程真衝進寢室，矮小的女孩馬尾凌亂，

松鼠般的蘋果肌上嫣紅一片，小小的嘴一面喘著粗氣一面咭

哩呱啦地說道。 

  「怎麼了怎麼了？」 

  「你有沒有多的榮譽徽？」 

  「你要幹嘛？」 

  「借我一下。」程真扶著桌子用力吸了幾口氣：「我們

班要給弟弟妹妹送榮譽徽，結果我那個找不到了，你有沒有

多的借我一個。」 



  「不是我在說，有夠沒誠意的。」伊饒搖搖頭站起身，

拉開自己桌上的三層抽，只見各種雜物廢紙堆疊糾纏在一起，

卻在抽屜的右下角獨獨闢出一小塊空間，擺著一新一舊兩隻

榮譽徽。 

  伊饒盯著它半晌，才小心翼翼地拿起較新的那一隻，遞

給程真。 

  「謝謝你！」雙手捧著接過，程真露出誇張的感動表情。 

  「沒差啦。」伊饒擺擺手，又問道：「你們甚麼時候要

給他們？」 

  「我也不確定，要看其他人。反正在下午授徽之前會給

他們的。」程真看了眼手機，隨後急急忙忙地往門外衝去：

「我還要帶弟弟去回報，先走了喔。」 

  伊饒抬起手隨便揮兩下以示告別，在重新無人的寢室裡

癱在椅子上。過沒多久，她再次彈了起來，從三層抽中小心

翼翼地取出剩下那個舊的榮譽徽，放在掌心。 

  這個榮譽徽真的是舊了，除了院徽的部分完好無損外，

塑膠包裹著的布面部分都有些泛黃了，塑膠殼上更是被撞凹

了幾處，在陽光照射下形成一個個圈狀的光暈。 

  伊饒默默地看著它，手握緊、鬆開、再握緊、再鬆開。



榮譽徽上的那抹紅色就這樣在她手裡若隱若現，清炫的光也

跟著一閃即逝。 

  最後她將那束淺光緊緊握住。 

  徽的稜角嗑得她手心生疼，明顯的異物感像是在提醒她

某些應做而未做的事。細碎而蓬鬆的髮絲篩下一線一線的陽

光照亮她發白的拳，順便在她低垂的臉上打上晦暗的陰影。 

  彷彿過了一世紀那麼久，她終於鬆開她緊攢著的拳頭，

落在桌面的榮譽徽發出細細的鈍響，她輕撫著手上的紅印，

抬起頭看向窗外。 

  「授徽啊──」 

  嘆出一口情緒莫名的氣，她慢慢地撿起徽，珍而重之放

回原處，再輕輕地將抽屜闔上。 

 

 

 

  晴空萬里、烈日驕陽，本是青春揮灑的大好時光，只可

惜這裏沒有鮮衣怒馬的少年，只有全員軍服的大部隊。 

  「待會稍息之後，所有人到看臺上坐下，稍息！」 

  值星官的口令是解脫的魔咒，原本精實挺拔的人一個個



被打回原形，紛紛拉著朋友揪著團往階梯上最不顯眼的位置

衝去，以期不被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發現。而所謂危險的存

在，有時候是隊長、有時候是輔導長、最恐怖時還有大隊長

跟院長。 

  伊饒拉著程真走到倒數第二階的中間段坐下，這個位子

前後左右都有人，可謂是大隱隱於市，完美契合了她每次上

團體課的選位標準。 

  「為甚麼這次在司令台啊？」程真拿手遮在眼睛上方朝

遠處眺望，另一隻手不斷地從臉上、脖子上抹去汗珠：「這

種天氣在這裡嗎？會倒一片吧？」 

  「不會吧，應該沒有人敢倒吧？這種時候欸。」伊饒彈

去人中上的水珠：「不過就算倒了也沒什麼差吧，反正沒有

家長來，只是大隊長的臉色可能不太好而已。」 

  伊饒順著程真的視線望過去，只見司令台前方的大空地

被分成三個部隊，兩側是威風凜凜蓄勢待發的高年級，一眾

一年級被夾在中間瑟瑟發抖。伊饒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

甚麼同樣是雙手握拳貼緊褲縫，學長姐做起來就是和一年級

做的不一樣。 

  她一排一排地看下來，高年級的隊伍裡多的是熟面孔，



要嘛是曾經的班長副班長，不然就是系上活動或中隊活動混

個臉熟的人類。 

  忽然間，她的視線落到其中一個一年級女生的身上。 

  那個學妹跟所有的半新生一樣留著尷尬長的頭髮，身高

在女生群中算中上，這使的她得以落入伊饒的視野。她的立

正姿勢太過用力，甚至整個肩膀都縮了起來，估計典禮結束

時會全身痠痛。嬰兒肥的臉上一片酡紅，可能是太陽曬得口

渴，也可能是緊張的，她不停地在舔嘴唇。 

  她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但伊饒不知道為甚麼著了魔似地

盯著她看，她從她偷偷扭動的肩膀一路看到伺機蠕動的手指，

一股莫名的熟悉湧上心頭。 

  她伸手扯住程真的胳膊：「啊真你看。」 

  「甚麼東西？」程真迷茫地看向她，再順著她手指方向

看出去。 

  「你看那個妹妹她……」 

  啪的一聲，程真將她的手指打落，連同她說到一半的話

通通塞回她嘴裡。 

  「統一整理部隊，立正！──」 

  副旅長的聲音高昂雄壯，氣衝雲霄，隨著尾音一斷，底



下烏鴉鴉幾百號人齊齊立正，鞋跟擊打地面的聲音同時響起，

像是開戰前的號角，威武昂揚。 

  伊饒跟著肅坐，心裡卻掀起驚濤駭浪。 

  她知道了，為甚麼那個學妹感覺那麼熟悉了。 

  因為，她跟她一年級授徽時一模一樣。起碼，跟她從學

姊手中看到的幾乎別無二致。 

 

 

  「啊真，幫我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歪。」站在整容鏡前，

伊饒不安地一次次喬著左胸前的小鐵片，卻怎麼也看不明白

它到底是歪沒歪。 

  原本正在塞領帶的程真聞言湊過來一瞧，隨即伸手抓住

鐵片：「右邊太高了啦。」 

  炎炎夏日，又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的好天氣，兩人卻偏

偏穿著全套的長袖軍便服，再加上領帶緊緊地勒住脖子，她

們不出意外地滿頭大汗。 

  事實上不只是她們，此時的走廊，牆邊站滿一年級們，

無一不是臭汗淋漓卻無暇他顧，滿腹心神皆在鞋子黑不黑跟

衣服後擺塞沒塞好這類事情上。 



  「一隊移動！」 

  某位學長的聲音劃破略帶窸窣聲響的走廊，像按下了暫

停鍵，所有或整理或挽救的動作全部消失，接著下一秒，只

聽不間斷的轟隆聲，走廊上的所有生物急急忙忙地往樓梯移

動，就算有蚊子估計也會跟著人群颳起的風被帶跑。 

  部隊浩浩蕩蕩地進了餐廳，原本成田字擺放桌椅們通通

被撤往兩旁，在四邊形成座位和餐點的區域。留下中間坦蕩

蕩的一片空地。穿著舉止各異的家長們聚集在桌邊，心急如

焚地向場內張望自家小祖宗在哪裡。 

  在司儀學姊的柔聲引導下，家長們魚貫而入列子裡，不

一會兒就精準地站到孩子們的面前。許是看到家人的熟悉感

使然，原本全身繃緊的新生們一個個放鬆下來。那怕站姿仍

不敢放鬆，卻在家長為其擦汗、遞水的動作中舒張了僵硬的

身體。 

  伊饒是個例外，早在幾個月前母親便直截了當地告訴她：

工作排不開，來不了。要她自己去尋找學姊來替自己授徽。

所以現在一片溫馨歡笑中唯有伊饒一人孤獨站著，沒人陪聊

陪站陪擦汗，最多最多就是趁著大家混亂時抹掉人中處的汗

珠，接著繼續站好。 



  「會累嗎？」 

  驀地，她的眼前照下一片鮮活的綠色，隨之而來的還有

一道婉轉的聲音。她用力眨了眨已經有點渙散的眼，定睛一

看，原來是不久前她硬著頭皮請之幫忙授徽的李虹學姊。 

  「報告學姊，不會，謝謝學姊。」在零點零一秒之內她

挺直腰桿，其速度之快，幾乎可以讓人聽到她脊椎繃直的那

一聲啪。 

  李虹淡淡地點點頭，將手裡握著的一瓶水舉到伊饒的面

前：「擦擦汗吧，這樣吹冷氣會感冒的。再多喝一點水，等

一下時間不會很短，不要中暑。」 

  伊饒受寵若驚地看著那瓶水，只覺得那瓶水似乎正放射

著七彩光芒。李虹是她現在的區隊長，也是她目前唯一比較

熟的同系四年級學姐，至於熟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伊饒的內

務爛到被人家記住了。 

  她估計自己永遠都忘不掉，李虹學姊手持小墊板、臭著

一張臉，盯著她的棉被整整一百二十八秒，最後抿著嘴點點

頭吐出一句：「伊饒不錯，有進步。」接著還不等她開心上

兩秒鐘又緊接著道：「但還是很醜。」 

  邀請她的那天也是同等狀況，在伊饒戰戰兢兢念完她自



創的口報詞後，她鏡片後方的眼睛睜大了大概零點一公分，

然後直勾勾地盯著她瞧，直把她看得渾身搔癢猶如針刺。等

到伊饒第一百二十八遍考慮要不要裝沒事報離開逃跑時，李

虹才緩緩開口：「可以。」 

  為甚麼講話不可以快一點咧！這是伊饒少數幾次和李

虹學姊對話完的感想。 

  「不想喝嗎？」李虹的聲音讓伊饒瞬間回過神，只見李

虹維持著遞水出去的姿勢，疑惑地看著她。 

  「要，報報告學姊，新生要喝，謝謝學姊。」 

  手忙腳亂地接過水瓶往嘴裡灌，伊饒這才發現原來自己

早已渴地不行，清涼的水滑過喉嚨，順著食道往胃裡落去。

就像是久旱逢甘霖的大澤終於受到雨滴浸潤。伊饒津津有味

地喝著，渾然忘了自己身邊還有個學姊正直勾勾地盯著她

看。 

  將一整瓶的水一滴不剩地灌下肚，伊饒心滿意足地打個

飽嗝，她才後知後覺李虹學姊仍然站在她旁邊。她的動作瞬

間僵硬了起來，捏爆一半的寶特瓶在她手中無處安置。 

  李虹卻似乎渾然不覺，掏出一面巴掌大的隨身鏡遞到伊

饒的面前：「整理一下頭髮吧，授徽典禮很快就要開始了。」 



  伊饒探頭往鏡面瞧去，只見一張油光瀾瀾的臉滿是酡紅，

一頭蓬鬆的毛髮宛如獅王，迎風搖曳。獅王本王正滿臉好奇

地盯著鏡子看，伸長的脖子使得她雙唇微張，一臉呆滯。 

  伊饒不由自主地打了個激靈，連忙伸出手將自己已經炸

飛的頭髮通通壓帄塞到耳後，兩片嘴唇緊緊抿成一字型，務

求不讓任何人看到自己藝術的牙齒。 

  就在伊饒第八遍巡視自己臉上的粉刺時，李虹見好就收

地將鏡子蓋了起來，看著伊饒本能地立正站好，她似是有話

要說，雙唇一張一闔數次，最終吐出一個音。 

  「你……」 

  霎時間，只聽「嗡」地一聲，麥克風開啟的聲音格外清

晰，司儀飽滿渾厚的聲音充斥整個餐廳，再流進眾人的耳廓。

提示著典禮即將開始，要將場地恢復成授徽隊形。 

  萬頭攢動的人群如退潮般慢慢消散，李虹伸手拍了拍伊

饒的肩，轉身離去。 

  「加油。」她這麼說。 

 

 

  「高年級聽口令，向左向右轉！」 



  咚！唰！磅！三聲巨響整齊劃一地撼動司令台前的地

面，接著是一連串摩擦的聲音，隨著聲音的落下，三個部隊

完全融合成一體，不多不少一個新生配一個高年級。 

  「實施基本教練驗收。」 

  這句話像是一瓢涼水澆向五六成熱的油鍋，滋啦一聲直

接沸騰到沖上天。或高或低、或雄渾或尖利的嗓音響起，不

是在斥責便是在下令。 

  「天啊這個我不行。」程真看著不遠處的人間煉獄，縮

了縮肩膀：「這個太可怕了吧。」 

  她邊說還邊扯了扯伊饒的袖子以求認同。伊饒胡亂點了

點頭，事實上她連程真說了甚麼都沒聽明白，因為她滿腹心

神皆在十米開外的那位一年級身上。 

  小姑娘的面前站著一位個子較矮的三年級學姐，雙手背

在身後說著話，估計是些斥責的話吧，女孩的臉上寫滿了視

死如歸，動作從說話變成了嘶吼，脖頸也隨著聲量的調大一

截截伸長。 

  伊饒看著她那莫名熟悉的模樣，心裡默默為她配起音： 

  「報告學姊，是，謝謝學姊。」「敷衍我是不是？」「報

告學姊，沒有！」「沒有？你都做了跟我說沒有？你當我……」 



 

 

  「妳當我白癡啊？！」 

  學長的脖子青筋暴起，血盆大口吐出侮辱性的話語。更

令人無法忍受的是他說話時，他身前的空氣都瀰漫著細碎的

口水。 

  伊饒卻顧不上噁心，她只能用顫抖而爆裂的聲音回答道：

「報告學長，不是！」 

  中午吃完飯後的Ｂ動中廊總是精彩紛呈，回報、複檢、

報到等等應有盡有，其中還有不少吃飽撐著的三年級在圍觀

他人的電場，時不時還要點評幾句。 

  身著基教服裝的伊饒就被一大群三年級的學長姐包圍，

此刻她不只是要被點她報到的學長口水洗臉，身前身後估計

掛了三四個學長姊在看她服儀：有的拿手電筒照著她褲腳上

的精神線、有的則瞇著眼在看她臂槓上是否有線頭，居心不

軌的表情越發襯的她那鮮亮的一槓楚楚可憐。 

  伊饒崩直身體，看著學長坑窪遍布的臉，她只覺得抑制

不住地想哭，但她知道在被電時掉淚是大忌，便將眼珠盡量

睜大，希望不小心湧出的濕潤可以自行乾涸。 



  伊饒這一電便電到就位時間，她拖著俱疲的身心爬上五

樓，卻在最後一階時腳下一絆，在鐵門口摔了個四仰八扠，

腦袋上頂著的簷帽順勢飛了出去，撞到柱子後開口朝上地落

在地面。 

  這一摔將她摔得眼冒金星，幾乎失去意識，待尖銳的痛

覺過去後，她支撐起上身以觀察四周，看到不遠處的帽子她

頓時急了，手腳併用地想要爬起來卻使不上力，試了三四次

也徒勞無功，倒是胡亂揮舞的四肢像隻溺水的王八。 

  忽然，一雙溫暉的手將她扶了起來，準確來說應該是抓，

因為她甚至沒有出到半分力便被那人給撸直了，她愣愣地站

起來，剛要抬頭時一頂帽子從天而降罩住她的腦袋，將她的

視線又往下壓了幾公分，正好對上來人的臂槓。 

  一、二、三、四，一共四條。伊饒默默數道，旋即回過

神。等等，四條？！ 

  她立刻嚇得彈起來，一腳往後一踏正好踩進一灘積水裡，

她一個重心不穩，雙手胡亂揮舞數下，眼見要再次摔倒時，

剛剛那手在一次拽住她，拉著她站穩。 

  伊饒終於抬起頭，映入眼簾的是李虹死死板著臉。 

  「謝謝學姊。」李虹放開她的手臂時，她這麼說。 



  李虹點點頭，後退半步將她上下打量一遍，又伸出手拽

著她的帽簷左右挪動：「帽子是精神的象徵，要戴就得戴好，

就算放下來也務必要正面朝上，朝下的話代表戰敗。」 

  伊饒愣愣地看著突然開始說教的李虹，她下意識地點頭，

又想到了些甚麼連忙說道：「報告學姊，新生剛剛是……」 

  「我知道妳跌倒了帽子不是你這樣放的。」李虹淡淡地

說：「可是如果別人呢？他們來的時候只看到爬起來的你跟

帽子，他們只會覺得你為甚麼要這樣做而已，不會想到別的

地方去。」 

  李虹鬆開手，看著伊饒呆滯的眼珠，問道：「委屈嗎？

剛剛。」 

  伊饒點頭，抖了一下又趕緊搖搖頭：「學姊我不覺得，

我……」 

  「好了閉嘴。」李虹不耐煩地揮揮手：「委屈就委屈、

不爽就不爽，沒什麼不敢承認的。 

  「我要跟你說的是，很多時候被電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問

題：學長姊誤解、同學捅你之類的都有可能是一個人被電的

原因。重要的是找出讓你落到被電這個處境的根本原因。 

  「你今天做的很好，儘管你一定覺得很委屈，但是真的



做得不錯了，不是你的錯就不要往身上攬。 

  「也不用去怨恨害你背鍋的同學，今天你被電了也獲得

教訓，但他們沒有，他們也只能為逃過一劫沾沾自喜一陣子，

下次再犯只會被電得更慘。 

  「不只是軍校，你以後下部隊了這種事情只會增加不會

減少。就當是在歷練吧，你所有的學長學姊都是這麼過來

的。 

  「我講這些，你能明白嗎？」 

  伊饒呆呆地看著講到聲情並茂的李虹，眼前的女子雖然

神色倦怠、表情陰沉、黑眼圈沉到下巴來，但伊饒看在眼底

聽在耳裡卻感覺她正在散發萬丈光芒，美艷得不可方物；稍

帶沙啞的嗓音宛如自小用到大的軟被，撫慰人心而不自知，

伊饒只覺得方才的屈辱和不甘全都在她的絮絮叨叨間煙消

雲散。 

  不由自主的，她衝口而出：「學姐你真好……」 

  李虹一楞，靦腆而侷促地笑起來： 

  「沒什麼，我只是希望你們都可以喜歡上這裡。」她的

唇角柔柔勾起：「這裡也挺好的，真的。」 

 



 

  「………饒……」 

  「…伊饒…」 

  「伊饒！」 

  伊饒猛的回過神，最先看到的是兩顆巨大的黑色玻璃珠，

嚇到往後一撤才發現那不過是程真的眼球。小姑娘白白淨淨

的臉上有著大寫的擔憂。 

  「你怎麼了？」程真問：「叫妳好幾次妳都不理我。」 

  伊饒頓了頓回答：「喔喔沒事，我剛剛瞌睡了。」 

  程真的眉毛挑起誇張的高度：「你居然學會睜眼睡覺了？

怎麼弄的？教我！」 

  伊饒俐落地翻一個白眼：「滾啦妳。現在到哪裡了？」 

  「準備要宣誓了吧。剛剛基教完了。」程真往外看了看，

忽地轉過頭，饒有興趣地看向伊饒：「妳從剛剛開始到底在

看甚麼啊？是有哪個學弟長特別帥嗎？」 

  「沒有啊我是發呆而已啊。」 

  「屁啦當我第一天認識妳？」 

  伊饒斜斜看了程真一眼，偷偷翹起食指指向那位學妹：

「妳看那個妹妹。」 



  程真瞇起眼睛看了看，狐疑道：「她有甚麼特別的嗎？」 

  「妳不覺得她跟我很像嗎？」伊饒說。 

  程真定睛看了看那位一年級，又轉過頭看著伊饒，如此

反反覆覆操作不下十幾次，她用一種古怪的表情開口：「哪

裡像？」 

  伊饒抬起頭，聲音裡帶著一絲她自己也未曾察覺的激動：

「不像嗎？妳再仔細看看，她跟我一年級授徽時根本一模一

樣好不好，我當初頭髮也是長這樣，我也是這樣畏畏縮縮的，

看起來就跟個……」 

  「甚麼？」程真循著她縮小的聲音問道。 

  伊饒怔忡了下，隨即搖了下頭：「沒什麼……只是…真

的不像嗎？」 

  程真用力看了看那人，很肯定地搖搖頭：「不像。」 

  聞言，伊饒若有所思地沉思起來。程真不禁伸手在她面

前揮了揮：「欸伊饒妳怎麼了啊？別嚇我。」 

  伊饒揮去她亂晃的手：「我沒事，別鬧。」 

  「沒事妳怎麼這個樣子？」程真狐疑：「妳幹嘛一直糾

結那個一年級？她很重要嗎？」 

  伊饒表面上和程真胡鬧，心裡卻激起微瀾，面對這個問



題她確實無言以對，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為甚麼要糾結於此，

就憑這一點點的熟悉感嗎？ 

伊饒忽地想起程真剛剛的問題，她暗暗苦笑了下，她沒

說完話的原因很簡單，就只是因為那答案赤裸地太難堪罷

了。 

「看起來，就跟個廢物一樣。」 

而且現在的她不只是看起來像，已經從頭到腳都是了。

伊饒心理撥涼撥涼地補充道。 

  在進軍校之前，伊饒其實是有過遠大抱負的。那時的她

考場得意，就算被父母鎮壓著報了軍校，還是掩蓋不了她滿

身的銳氣和雄心壯志。從早五年讀軍校的哥哥口中聽到軍校

的規章制度後，她不只一次地在腦內勾勒出她穿軍裝持槍的

筆挺英姿。 

可是等她真的熬過了入伍訓進到學校，一切一切都跟她

想像的差了十萬八千里。 

  她不喜歡軍便服不喜歡基本教練，也不喜歡三不五時或

準時或臨時的集合。這些都沒什麼，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狀

態好像停留在那兩個月的入伍訓出不來，她每天渾渾噩噩如

同行屍走肉，學長學姊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整天的日常剩下



吃飯睡覺被罵公差，僅有那一點點的空閒時間全被她丟進手

機裡。面對書本她也彷彿重生了一般，完全忘記當時面對大

考她背水一戰的狠勁。她看著她原本就不甚喜愛的數字，只

覺得各種各樣的壓力纏在一起，彷彿化為頭長犄角的巨蟒在

她背後蟄伏，不多時便會從黑暗中一躍而出，將她狠狠咬

碎。 

  她的榮譽心也不是就此銷聲匿跡，偶爾一些慷慨激昂的

場合也會熱血沸騰，滿身幹勁，恨不得立刻大顯神威，只是

這類上進的情緒往往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漸漸消磨殆盡。 

  她不由得想起李虹學姊為她授徽的時候，學姊那時看也

不看她交過去那嶄新的榮譽徽，手指撫上自己左胸前的那一

塊，磨磨蹭蹭了半天才笨拙地將其取下來，最後在伊饒驚愕

的目光中裝到她的胸前。 

  「這是我要給妳的。」李虹左調右調終於將徽調到她滿

意的模樣，她後退一步看著伊饒左胸前，嘴裡說道：「妳知

道為甚麼要這樣嗎？」 

  伊饒順著她的目光往下看到自己的胸前，略顯陳舊的徽

在燈光照耀下蕩漾出一圈一圈地的光暈，像是禱告室的穹頂，

一環環裝著的不僅僅是讚頌的詩歌，還有修士們滿心的虔誠



和祝禱。 

  「因為學姊想要祝福我？」她呆呆地說。 

  李虹輕輕笑了下：「算是吧，不過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

東西」伊饒抬起頭，視線正好撞進李虹帶笑的目光裡。 

  「那叫傳承。」她這麼說。 

  「學長姊傳給學弟妹，學弟妹再傳給他們的學弟妹的，

不只是徽而已，那之外應該還有很多東西，有人說是信念、

有人說是傳統、也有人說是夢想，但我覺得都不是。」 

  李虹的眼底迸發出奇異的神采：「我覺得那應該說是對

管院的看法。」 

  「傳統為甚麼會是傳統？我覺得不應該只是做事情的習

慣，應該是要每一代的學生都認可這一件事，個個都發自內

心地去遵守，最後才成了一種習慣進而變成傳統，這件事的

初衷成了信念。」 

  我對管院的看法？伊饒苦笑，學姊激動人心的演說確實

讓她慷慨激昂，但是沒過多久她就又在英文會計的淫威之下

落個滿江紅的下場。 

  高分進校低分畢業似乎是她無可避免的命運，這麼丟臉

的事她提都不想提，只恨不得自己從出生到現在都是個智障，



如此便沒有成績落差的區別來羞辱她。就算沒有成績的對比，

以她如今渾渾噩噩的模樣，恐怕不會有任何人覺得她是軍校

的優秀學生吧。 

  想到這裡她只覺一陣淒涼，她轉身向幾乎快睡著的程真

問道：「啊真我問妳。」 

  「嗯？」 

  「妳覺得管院怎麼樣？」 

  「怎麼樣？」程真皺皺眉頭，似乎在疑惑於她為何會有

類疑惑，但還是回道：「我覺得挺好的啊。」 

  「雖然有些學長姊很雞掰，有些長官很智障，但是我們

沒有難受到像三軍官校那樣，也沒有課業壓力重成國防醫那

樣，甚麼都剛剛好中間，這樣我也覺得挺好。用帥氣一點的

話來說，那叫甚麼……中庸！」 

  看著程真沾沾自喜的表情，伊饒失笑：「什麼鬼道理。

國防醫成績跟我們差了不只一星半點欸。」 

  「也沒關係啊。」程真洋洋得意道：「我們是文科他們

是理科，該著急的是理工，我們的優秀他們不能企及的。」

她又身手比了比別系的人：「而且運籌也帶兵啊，也是主官

好不好，這叫文比台大武比陸官。」 



  「我聽妳在虎小。」伊饒嗔道，臉上的笑容不自覺地真

心許多。 

  這時場上傳來一陣不熟練的口令：「稍息！立正！」 

  兩人同時轉過頭，只見宣誓代表的學妹已經站到隊伍正

前方，喉嚨發力喊出的口令險些爆音，脖子因用力而浮出青

筋，動作一板一眼卻透出些許傻氣。 

  她翻開手上的紅本。 

  「余，誓以至誠，」 

  伊饒感覺熱度落到她手上。 

  「獻身軍旅，效忠國家，保護人民，」 

  她抬起頭，只見程真笑嘻嘻地抓住她的手。 

  「立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軍校生，」 

  我不知道妳在難過甚麼啦。她用口型說道。 

  「實踐公勤廉能院訓，發揮一家一業、一心一德精神，」 

  但是我會陪著妳的。一樣是用口型，程真一字一句地唸

到伊饒的眼底。 

  「不怕苦、不怕難，」 

  伊饒只覺眼前變得模糊，數不清的場景像快進的電影在

她面前閃過。 



  「並以鋼鐵的意志，接受最嚴格的考驗。」 

  她的高中畢業典禮、她報到的第一天、她的入伍訓…… 

  「如有違背誓言，願接受最嚴厲之處分，」 

  最後畫面停格在去年的今天，李虹學姊掏出榮譽徽舉到

她面前。 

  「謹誓。」 

  妳很好，妳真的很好。李虹學姊若有似無的聲音迴盪在

她耳邊，她幾乎看不清的雙眼似是被甚麼柔軟的東西覆上。 

  「宣誓人：」 

  「伊饒，」程真的聲音在她耳邊真真切切地響起，超脫

一群呼喊自己名諱的嘶吼聲絕世獨立：「別哭了。」 

  眼底的水分被揮去，她的世界卻依然模糊，一邊是此刻、

一邊是曾經，學妹站在司令台前，她站在餐廳裡，同時開口

道：「中華民國１０９年５月８日。」 

  「中華民國１０８年５月１０日。」 

  從此，左胸多了紅章。 

  從此，學生不是新生。 

  但是，伊饒還是伊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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